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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要
語言地理學藉由分析語言特徵的地理分布，推斷地域變體的歷時演變跟造成變化的
原因，善加運用可以處理語言史的不連續性。海陸客家話“明天”說 [Sau¥¥ tso⁄‹]，首
字語源不明，學界近來往往寫做「韶」。我們透過語言地理學的研究得到以下結論：客
家話「明天」的說法呈環狀分佈，創新形式「天光（日）」在最內側，較古老的「明＋
X」（X以「朝」或「晡」為主）在最外圍，「晨＋X」（X多數為「朝」）類、SHAU類、
SHA類介乎其中。根據地域連續性的原則我們可以推斷，「韶」（聲調有陰平、陽平、
上聲）本是「晨朝」的合音。
關鍵字：語言地理學，客家話，海陸，韶早，明天
一、前言：每個詞都有自己的歷史
海陸客家話“明天”說 [Sau¥¥ tso⁄‹]，第二音節無疑是「早」。後面再加時
間詞，則「早」字略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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⑴ Sau¥ tSau⁄ Sin¥ “明天早上”
　 Sau¥ tO˜⁄ tSu‹ “明天中午”
　 Sau¥ ha⁄ tSu‹  “明天下午”
　 Sau¥ am‹ pu⁄ “明天晚上”
MacIver《客英大辭典》亦收錄三條，（註 1）未附漢字（689頁）：
⑵ shâu tsáu, to-morrow.
　 shâu pu yà (àm), to-morrow night.
　 shâu chau shîn, to-morrow morning.
無獨有偶，崙背話“明天”說 [Sio‹‹ ¯it⁄‹]，第二音節即「日」，第一音節連讀調
為中平調 33，單字調可能來自陽平或陽去；韻母 io的前身是 eu，應與海陸話系
出同源。《客英大辭典》跟 shâu同音的有「韶」字。李如龍（1996:334）認為第
一音節就是「韶」：韶《廣韻》市昭切，紹也。紹《廣韻》市沼切，繼也。韶早、
韶日就是繼早（下一個早上）、繼日（第二天）了。從文獻尋找和方言對應的詞源，
是基於古今變化一脈相承之連續性為前提，不過 Sau¥是否確為「韶」字，十分
可疑：
第一點，《禮記・樂記》：韶，繼也。僅見釋義，用例不明。
第二點，《客法大辭典》（Rey 1926:24）chao¯ tsaò標陰平，芎林紙寮窩饒平話
（張屏生 2007）[Sau¥‹ tso¥‹]讀上聲，調類不同。
第三點，客家話以外似無方言「韶」表明天一說。
眾所周知，四縣話“明天”說「天光日」，與上述三種客家話迥異，不啻透露了
語言史的不規則性、不連續性，還有各地方言的獨自發展。語言地理學（又名方
言地理學，linguistic geography or dialect geography）正是歷史語言學對這一現
象做出理論和方法上的回應，藉由分析語言特徵的地理分布，推斷地域變體的歷
時演變跟造成變化的原因。語言地理學和比較語言學方法上互補，「有了地理分
布『面』的佐證，文獻語言學才真正具備歷時的意義」（岩田禮 1995:53）。從語
言地理學的角度探討漢語方言，賀登崧神父（Willem A. Grootaers）七十年前在
1. 該辭典用閏號標調：陰平、陰入不標，陰上 á，陰去 à，陽平 â，陽入 aˈk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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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北揮下第一鋤，（註 2）在日本得到深耕，（註 3）在漢地猶起步尚早，（註 4）客家
話區仍屬斧斤未啟之地，本文將從“明天”一詞在東南方言和客家話區的共時分
布入手探討這個問題。
二、東南方言的「明天」
本節的論述得益於岩田禮 2007c一文極多。根據該文，我們把時間詞也分析
為兩種成分：例如「今＋日」，今是限定成份（modifier），日是中心詞素（head）。
「明」的本義是“明亮”、“天亮”，天亮以後就是“翌日”，表“翌日”屬於引申
義（extension）。除了叫「明日」，東南方言的「明天」一詞不少含有“早上”
義的單音節中心詞素，如：（註 5）
	 ⑶	a. 江蘇蘇州：明朝 [m@n¥ ts{⁄]
  b. 福建福州：明旦 [ma˜¥ na˜‹]
  c. 福建屏南：明早 [ma˜¥ tsa†]
少數含有“下午”義的單音節中心詞素「晡」。（註 6）不過朝、旦、晡在詞中已變
成跟「日」表同樣的抽象概念。有些方言在“早上”義的中心詞素後又添上「日」，
可能是以「今日」為準據重新類推的結果。
⑷	江西崇義聶都：明晡 [miã5 pu1]
或是含有表“早上”義的詞組，如：
2. 賀登崧的漢語方言地理學論著，2003年出版了漢譯本。
3. 日本漢語方言地理學研究之概述，請見 Iwata（1995）、岩田禮（1995, 2003, 2007a）及岩田禮、蘇曉青
（1999）。評論請見石汝傑（1996）。
4. 方言地理學的專著有葉祥苓（1981）《蘇州方言地圖集》、王輔世（1994）《宣化方言地圖》和 Simmons、
石汝傑、顧黔（2006）《江淮官話與吳語邊界的方言地理學研究》等。2008年 11月，曹志耘主編的三卷
本《漢語方言地圖集》正式出版。
5. 文中語料取自縣（市）志者：梅州地區志、龍巖地區志、興寧、蕉嶺、連平、紫金、惠陽、惠東、梅縣
丙村鎮志、屏南、福鼎、平和、會昌、尋鄔、興國、崇義、仁化、始興、乳源、連平、佛岡、德慶、封
開、珠海、青州。北京大學（1995）：北京、蘇州、溫州、福州、廈門。李如龍（2001）：晉江、大田。
曹志耘（2008）：晉州、黃龍、岷縣。連城四堡：本人調查。
6. 晡《廣韻》博姑切，申時（即下午 3點到 5點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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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⑸		福建福鼎：明早起 [ma˜¥ tsa† khi†]，“早上”福州說「早起頭」tsa† i† 
lau¥、廈門說「早起」tsa† khi†、北京也說「早起」tsau† tÇhi‚。
	 ⑹		福建晉江：天光 [thK~⁄ k˜⁄]＜“天亮”（主謂結構，南方方言大多如此說），
「早上」溫州說「天光」thi⁄ kuO⁄。
此類造詞法正如李如龍（2007:468）指出的認知理據：「離現在最近的“明天”
是明天早晨，“昨天”則是昨天晚上」，正是以部分代全體的典型提喻（synecdo-
che）。Buck（1988:999）早已提到不少印歐語系語言“明天”都從“早晨”派
生而來，語意發展為“在早晨”＝“在翌日早晨”，再擴大指涉整個明天：
	 ⑺	a.  英語 tomorrow＜中古英語 to morwen（-n先丟失，-e繼之，最後 w元
音化變成 ow（註 7））＜古英語 to¯ morgen 
  b.  德語 morgen＜古高地德語 morgane（morgan的與格形式），比較
Morgen“早晨”
  c.  法語 demain、意大利語 domani（註 8）＜俗拉丁語 de$ ma$ne“從早晨（開
始的）”
  d. 西班牙語man~ana“早晨”＝“明天”
  e. 立陶宛語 rytoj，比較 rytas“早晨”
  f.  俄語 ´aBTpa＜古教會斯拉夫語（Old Church Slavonic）za“在……期
間”＋utra“早晨（utro的單數屬格）”
突厥語（Öztopçu et al. 1996）、滿語（河內良弘 1996）、日語、芬—烏語系（Wuolle 
1990）、藏緬語族彝語支（Matisoff 1988）及南島語系（Tryon 1995）的“明天”
和“早晨”兩者也有相關：
	 ⑻	a. 維吾爾語 ätä，比較 ätigän“早晨”
  b. 哈薩克語 yerteng，比較 tangyerteng“早晨”
	 ⑼ 滿文 cimari“明天；明天早上；早晨”
7. 語音演變的說明參照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資料庫所收，1989年第二版 tomorrow一詞的解
釋。
8. 繼承古典拉丁語 cras的只剩薩丁尼亞和意大利南部四省的方言（Adams 2007:39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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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⑽		日語 asita，根據《角川古語大辭典》，古今語意變化為“（夜晚過去後的）
早晨”＞“翌日早晨”＞“明天”
	 ⑾	芬蘭語 huomenna，比較 hyvää huomenta“早安”
	 ⑿	拉祜語 sO2 -pO$，比較 sO2 “早晨”
	 ⒀	a. 爪哇語 sesu?，比較 esu?“早晨”
  b. 巽他語 isuk-an，比較 isuk“早晨”
  c. 馬都拉語 laggu?，比較 gu-laggu“早晨”
  d. Buru語 supan“早晨；明天”
  e. 東加語 ?apo˜ipo˜i，比較 po˜ipo˜i“早晨”
  f. 薩摩亞語 taeao“早晨”＝“明天”
所以“明天”含“早上”義並非漢語方言的專利，實為屢見於諸語言之常態。
至於共時的地理分布，圖一（即岩田禮 2007b之地圖 A）顯示：
	 ⒁		（＝3a）「X朝」類（「明朝」占大多數）分布極廣，長江中游以下沿江官
話（如湖南常德、湖北天門、安徽安慶、蕪湖、江蘇泰州、南通，見陳章
太、李行健編 1996）如此，遍及蘇南、皖南、浙江、江西、皖西南贛語
區、福建內陸和廣東。
	 ⒂		（＝ 3b）「X旦」類集中於閩語區，「旦」的聲母 t-已先變為 n-，如福建大
田be˜¥ na~‹、福安（Ibañez 1941–43）ma⁄ nan‹、海南海口「明旦白」[hin¥ 
nua‹ ∫E†]。
引人注目的是秦嶺淮河以北也出現含“早上”義的用法：（註 9）
	 ⒃		（＝3a）山西聞喜、萬榮、永濟、隰縣、陝西黃龍為「明朝」、陵川說「清
朝」。
	 ⒄	（＝3b）山西臨汾說「明旦個」。
	 ⒅		（＝5）山西新絳、霍州、河北晉州、甘肅岷縣、青海西寧是「明早」類，
太原、晉源、清徐、太谷說「早起」，山東壽光、青州說「早晨」。
9. ⒃ – ⒅山西語料除另注出處外，皆來自侯精一、溫端政主編（1993）《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》。
